2006.03.21　 中國時報 
法國青年反什麼？ 陳瑞樺
    法國自二月七日開始，發生了一連串反對德維爾潘政府「首次雇用契約」（CPE）就業法案的抗議遊行。隨著事件加溫，遊行者更在街頭與警方產生激烈衝突，雙方各自使用噴水車、催淚瓦斯、警棍及石塊、桌椅、汽油彈，造成多位人員受傷。即使法國總統席哈克三度出面呼籲示威抗議者與政府進行對話，但僵局並沒有打開。抗議者的訴求一貫而簡單：「撤回CPE！」。 

    為何法國大學生及高中生要反對這項意在促進他們就業機會的法案？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不止揭示了今日法國青年世代的心理狀態，也說明了在企業普遍採取彈性雇用政策的時代，國家在促進就業與保障就業安全這兩個目標之間可能面臨的矛盾與衝突。    法國目前整體失業率為百分之九點六，其中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二十二。此外各項短期約聘職務逐漸變成青年求職必經之途，每兩位找到工作的青年，就有一位屬於無法長期任職的不穩定工作，這種不穩定狀態平均持續八到十一年。 

    針對青年失業問題，德維爾潘政府於今年一月提出「首次雇用契約」法案，准許企業主在聘用二十六歲以下的員工時可以有兩年的「鞏固期」（即試用期），雇主在此期間可以隨時終止契約而不需提出理由，也不需給予任何賠償。受雇者要是能通過兩年考驗，就有機會轉為穩定持續的工作契約，因此德維爾潘宣稱：「首次雇用契約」是青年「進到穩定就業狀態的直接入口」。 

    但問題不在新法案是否能夠改善青年就業不穩定的現狀，而在於這項法案本身就是青年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當十個求職青年當中有兩個找不到工作，有四個找到的是沒有保障的契約工作、短暫的代理工作，甚至是報酬極低或無報酬的實習工作，這時就業不穩定已經不只是能力與機運的問題，而是整個青年世代的就業條件，並建構出一種對未來缺乏希望的普遍心理感受。 

    造成這種普遍心理感受的制度因素，是一九八○年代出現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彈性雇用模式」。這種雇用模式將企業員工分為核心群體及外圍人員，外圍人員的第一類是替代性高的專職工人，第二類則是可利用約聘、轉包、人員派遣以滿足需求的職務。核心人員有最好的福利及待遇，可替代性高的人員則給予一般的福利，至於非固定人員則給予較差的福利，甚至將其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這種人力資源運用構想以降低人事負擔、增加組織競爭力為唯一考量，卻在過程中將人力資源當成組織生存的養料，而將員工之生活保障當成邊緣課題。詭異的是，當企業將員工視為可以隨用隨棄的資源時，卻又在增加企業生產力的考量下運用另一種管理理論，企圖塑造企業文化、培養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在彈性雇用普遍被運用在民間企業乃至政府機構時，就業市場上已不只存在就業者和失業者兩種類別，而是有三種類別：失業者、工作不穩定者、工作固定者。在工作場域中有了兩種身份，一種是正式員工，另一種是約聘僱人員，前者工作有保障，對未來能夠有所預期；後者無保障，對未來無法預期。透過彈性雇用模式，企業所達成的不只是精簡人力成本，而且還創造了以不穩定及不安全為主要效果的三元就業結構，創造出一種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為不合理的勞動剝削提供了溫床。 

    面對高失業及率就業不穩定狀態，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國家是否應該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勞工保護上對企業讓步，讓已然處於就業不穩定狀態的勞動者進一步落入就業危殆狀態？或者只是讓原本就已存在或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從一種彈性雇用模式轉換成另一種彈性雇用模式，並且在不同的社會類屬之間流動？國家如何在促進就業及保障就業安全之間，在左手及右手之間取得平衡？ 

    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這恰恰正是法國青年及各階層抗議者的感受，政府所推動的，正是讓就業不穩定狀態法制化，進而讓就業危殆化，這也是他們必須走上街頭的原因。（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

2006.03.21　 中國時報 
南方朔觀點 法國三月學運的背後  南方朔
    「三一八」法國大學潮，上街的學生和青年超過百萬之眾。這也是繼一九六八年「五月學運」以來的另一次群眾運動高潮。 

    法國在近代歷史上一向是有創造時勢與價值標準的能耐，因而對於這一波「三月學運」，我們自不宜等閒視之。從表面看，這次學運純屬法國內政事務，但若深究它的背後，我們當會發現到它其實和目前正在興起的「反全球化」浪潮有著密切的關係。
    自從一九九○年代起，即進入所謂「全球化」的階段。而在「全球化論述」裡，資金、技術和勞力的自由化，則無疑的為其核心。而在勞力這部分，它相信自由的僱傭關係，才是企業及國家競爭力的泉源。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當今法國的右翼政府，遂在總理德維爾潘主導下，接受了少數企業主的建議，在國民議會闖關通過了一項「青年首次就業法」（CPE）。根據這項法案，今年四月起，企業在僱用廿六歲以下首次就業的青年時，試用期可以長達兩年，在此期間內企業主毋需任何理由即可加以解僱。根據法國政府的說法，乃是只有如此，才可鼓勵企業主敢於僱用青年人，從而降低目前高達百分之九點六的失業率；但換個角度言，這也等於給了企業主廉價剝削青年勞力的法律理由，有違法國人民一向相信的「長期工作合約」（CDI）的精神。於是此法一過，立即輿論譁然，反對的民意在六成五到七成之間。 

    於是，在法國總工會及合法學生團體呼籲下，一場浩大的「三月學運」即告出現。它以「三○七行動日」為暖身，「三一八全國大示威」為實力總展示。全法高中生和大學生超過百萬走上街頭，八十四所大學有一半皆出現學生占領校園的激烈行動。最嚴重的乃是當年學運聖地索本巴黎大學被學生占領，三月十一日警方強攻才收復，整個校園打得一片狼籍。 

    由於這次「三月學運」已創下當年「五月學運」的另一高峰，法國政府已被迫做了局部退讓，但因工會及學運總部要求廢止該法，朝野難以聚焦，但由於差不多近七成的民意都支持學運，可見德維爾潘總理企圖把英美那種資本主義的勞工僱傭模式帶進法國，所捅到的是個多大的馬蜂窩！ 

    最近「華爾街日報」指出，當今的全球化已走到了一個新的難關。當美國「全球化」別國，美國人當然支持，可是一旦它被別國「全球化」，如阿聯大公國要承攬六個美國港口，或中國的「中海油」要購併「優尼科石油」，美國人即誓死反對。這種問題在全球各國已普遍出現。各國保護主義日盛，反對企業外移的聲浪也在增加。各國雖然嘴上說「全球化」，事實上則是個別的雙邊貿易協定已多達二百多個，區域經濟組織也有十個之多，而今法國更挑戰到全球化論裡的勞工僱傭問題，這種趨勢真不容忽視啊！ 

烏托邦或啥也不是！（Utopie ou Rien）──法國拯救失業，給青年帶來更不穩定的未來 文／吾友陳虹君（la Vigne）法國專電

資本時代的法國學運，主題是──我們拒絕成為資本家用過即丟的試用品！繼去年十一月法國移民第二代青年暴動之後，法國再度陷入嚴重的不安。「烏托邦或啥也不是（Utopie ou Rien）」──近日巴黎索邦（la Sorbonne）大學外牆上的噴漆標語，顯示了學生對於法國當局拯救失業法案不當的忿怒。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星期五晚間，七百名學生佔領歐洲歷史悠久大學之一的巴黎索邦大學，場外駐守著大批維安警察，工人、學生、左派份子聯合聚集為不平等的新工作法抗議。與六八學運相隔三十八年，今天的索邦大學，再度變成學生抗議的聚居地。上週末（3/18），全法150萬人更走上街頭，開始了這場全體左派團結與反對勢力號召串連的百萬人全國大遊行，抗議撤銷此法案，永遠戰鬥到底。（編按） 

‧一九六八之後再現法國學運？？

自1789法國大革命喊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其中的「平等權」（L’égalité）始終弔詭地存在法蘭西社會。首先明顯的例子即是男女依舊不平等：在同等的工作資歷下，女性的薪資終究比男性低、晉昇高位的第一選擇是男性、雇主可以理所當然地離職懷孕的女性、育有一個小孩的婦女沒有社會福利上的補助，求職時也不容易被錄用……等等。接著，就是從三月初以來，全法國沸沸揚揚的示威抗議政府在一整套「機會平等法案」之下推出的「第一次雇用契約」（CPE），造成了這幾個星期以來青年學生的遊行、抗議、罷課，讓法國各地街頭彷彿成了戰場。到底平等是一項理想的哲學、理想的經濟、社會、烏托邦或啥也不是？
從三月七日以來的遊行罷課，抗議右派政府為了政治業績、力拼減緩青年失業”數字”而提出的一無是處CPE合約，堅決要求政府撤銷，擴至三月九日至今的佔領巴黎索邦大學，截至目前，全法國已經有超過四十七家大學罷課將近一個月。十日，星期五晚間，約有七百名學生佔領歐洲歷史悠久大學之一的巴黎索邦大學，場外駐守著大批維安警察CRS，校區可見憤怒學生們用桌椅木板黑板架設的路障，一開始學生任意扔擲書本與隨手可及的硬物，決心整夜死守校區（同時癱瘓大學前方的聖-米謝大道）；維安警察CRS為了迫使學生退到校園外面，並在大學周圍進行警戒，遂以棍棒在學校旁邊某處路障毆打了部分學生！

巴黎索邦大學第一次遭受到學生的佔領是一九六八年，三十八年後的今天是第二次的被學生封鎖。然而，如今的憤怒是不能與當年的68學運相比擬，氛圍與社會政治狀況都因當前的資本先行而不盡理想，儘管學生還是在牆上塗鴉噴漆那些已成“神話“的68年時候的標語、口號，諸如：“sous les paves, la plage“、"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嚴禁使用嚴禁！）、"nous demandons l’impossible"……。尚未落幕的抗爭事件， 三月11日的巴黎人報（le parisien）中肯地評論了這些青年學生的唯一訴求：「儘管如今我們不再是68當時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政府，而是席哈克；有錢富裕的孩子們，再不是68當時反抗與拒絕消費社會的了，他們要求一份合約，要能夠確保未來、健康與愛情的合約，跟當下所有人一樣---“要一份長期穩定有保障的工作“---拒絕這份由總理製造出來的“空想怪物“（une chimère）」。  

‧新工作法案始末

起初，法國的社會福利與勞動法制對於勞工的保障極為完備，法律對於無期限雇用契約（ CDI= Contrat à Durée Indéterminée ）的勞工保障很多：企業一決定要用你，必得付出很多的資源，例如勞退休金、負擔員工健康保險費、每年固定的有俸休假、每週工時三十五小時、不能隨便解雇（必需要有法定正當理由）、解雇需在法定期限前預告、解雇後有補助金...等等的保障。 相對而言，也就增加了企業的用人成本，於是多數企業只願意與勞方簽立有期限雇用契約（CDD= Contrat à Durée Déterminée），依法此合約的期限最長只能十八個月，期滿了以後，最多只能再雇用一次，也就是三十六月後，企業主沒有與你簽下長期合約就只好自行走人了。久而久之，法國的企業也漸而不願意與與勞方簽CDI而偏好 CDD；CDD的某些限制（猜想，例如工作資歷的要求），導致了今天法國年輕人口失業情況嚴重。根據三月份官方資料顯示，法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3％，是歐盟國中青年失業人口第三位，次於波蘭（38％）與斯洛伐克（30％）。 
為了降低青年人口失業數字，法國總理多明尼克‧維爾賓（Dominique de Villepin）推出一項新法：「第一次雇用契約」（CPE== 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此案是在政府提出的一整套「機會平等法案」（ Projet de loi pour l'égalité de chances）之下；此案也是回應先前巴黎郊區衝突時被提出來，少數族裔社區（cité）長期處在教育、交通、就業種種不平等的對待上。不過，在三月16日的法國自由報封面頭版寫了：”les cité pas dupes”---我們下層社區的才不是上當受騙的笨蛋；我們沒看見 CPE能替已經處於日常不穩定生活的我們帶來改善！。CPE主要內容是要改善當前勞工法的部份修正，針對26歲以下的青年，在20人以上雇用的企業，合約將過去試用期三個月增為兩年，同時，在兩年的試用期中資方可以不附任何理由解雇勞工。政府的目的是為了鼓勵企業多多晉用年輕人。抗議的學生（大學生+中學生+首席學生組織UNEF）認為，此合約只不過是讓無產青年賤賣勞力、給企業主帶來更多隨手可丟的廉價勞工，對於就業市場的促進沒有幫助，對於年輕人的權益，亦無改善。只要沒有確定的（長期有效）工作合約，年輕人一切生活起居、勞退保險租屋借貸全沒保障（首先，光要租房子遇問題，沒人願意輕易租屋給工作不定者）。總理的「好意」於是被改寫，成了：垃圾桶雇傭合約，CPE﹦contrat POUBELLE(垃圾桶) embauche! 更有甚者，點明了此案的一無是處──CPE：C comme chomage, P comme precaire, E comme exploiter (cpe, c=失業 p=臨時工 e=剝削)。學生拒絕成為資本家用過即丟的試用品！

‧左派大集合，右派沒聽到

三月十八，星期六，學生組織、勞工工會與退休團體大動員，全法150萬人走上街頭，青年人的走在最前面、中學生們緊跟在後、年長者在隊伍的最後，開始了這場全體左派團結與反對勢力號召、串連的百萬人全國遊行，抗議撤銷此法案，永遠戰鬥到底。

星期六晚間，根據法國自由報當晚的報導，此次的遊行相當成功地結合了各階層、各世代的抗爭，規模皆比前次的大且完備；如果一面說著協商傾聽大門以打開的政府當局，依舊是有聽沒有到，那接下來勢必發動大罷工，堅持撤銷這個勞資不平等對待的工作合約，期望長期有保障的工作合約適用所有人（un CDI pour tous!）。於是，平等尚未出現，我們仍須戰鬥到底。

編按：法國學生抗議持續延燒，下週可能進行全國大罷工，敬請鎖定紙莎草的日爾曼邊境，la Vigne在法國將在第一線為您做後續報導與深入分析。更多的新聞圖片請看：http://www.lemonde.fr/web/portfolio/0,12-0@2-734511,31-750740@51-725561,0.html。

這是一個在法國習電影的台灣留學生所看見的真實法蘭西，
沒有鮮花與美酒，卻是血淋淋的失業與多種族移民問題，
以及腥臭老舊的地下鐵。
巴黎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都市，除了觀光景點，她還是甚麼？
在二零零六年，在仍不停地出版巴黎觀光書的台灣，
在蜜月旅行與浪漫咖啡館之外，
我們是否知道，關於這座城市、與這個國家的真正面貌？（編按）
（以下文章為一個去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嘗試了解她所留學的國家情勢所寫的文章，謹代表一個留學生觀點，此一事件或有更多政黨煽動與政治操作意圖，一如台灣。）
‧左派大集合，執政右派沒聽到
三月十八，星期六，真是一個難得出太陽的暖和日子，絕對適合上街，遊行。

今天， 全法國150萬人走上街頭: 學生組織、勞工工會與退休團體大動員；青年大學生（Étudiants）走在最前面、中學生們（Lycéens）緊跟在後、長者與受薪階級（Salariés）隨在隊伍最後，開始了這場全體左派團結與反對勢力號召、串連的全國遊行，抗議撤銷此法案，永遠戰鬥到底，齊聲喊著「我們團結一致！反對動盪未來！」（Étudiants, Lycéens, Salariés TOUS ENSEMBLE, Retrait de la précarité!!! ） 

學生團體與工會其實已經在星期四，十六日，邀請所有的中學生加入anti-CPE的抗爭行列，試圖讓政府當局明白此法嚴重波及到的階層的廣度。當天，是有部份中學停課加入遊行。由於第一次的集結中學生，成效不如預期，隊伍較為零散，於是才有了星期六這項擴大遊行。我不難發現，三一八這天的遊行，人人團結一致，除了主要旗幟明顯標上工會與地區的記號外，現場散發的大小傳單與貼紙上的口號，是不見黨派組織名稱與符號的，我們口號目標方向一致: NON au CPE！ 

感人的是，許多家長也加入隊伍支持自己的孩子上街奮戰；一位陪著22歲女兒的媽媽說：「工作（le travail）應該被當成職業（métier）來看待！ 不該換來換去，這邊打工那邊打工。」 一名二十歲攻讀經濟的青年說：「根本就應該中止這項法案。不該是多元化這些無保障的合約來解決問題。」此外，現場也有約莫年紀七、八歲小朋友，他們也跟著喊：「 non non non」、靦腆地接受訪問：「我想，這根我的未來也有關！所以……所以，我也來這個會議（因為還不知道什麼是抗議遊行吧，用了會議 réunion這個字）」。實際上，資方主要聯盟的意見對Villepin新法也沒有多大興趣，誰願意又解雇又招募，來來去去製造麻煩。 

晚間，根據法國自由報當晚的報導，此次的遊行相當成功地結合了各階層、各世代齊聲抗爭，規模皆比前次的大且完備。即便如此，提出該法案的法國總理多明尼克‧維爾賓專斷說出貫徹到底的決心，但願意敞開大門聽取意見；此刻，全法國人都已看出來：總統Chirac--總理Villepin--內政部長Sarkozy，右派三個當家同在一條船上，但事到如今，只有總理扛著所有責任，同船的另二位只是靜默（尤其 總統Chirac，只在星期日晚間於艾麗榭宮發言說：「哎呀哎呀，年輕人累積經驗是好事啊。」他以為年輕人在高失業率下有了工作還一個換一個嗎？）執政右派對已經喧騰一時的事件毫無提出具體應變措施，多明尼克‧維爾賓獨力在撐船（靠著法國政府一貫的搞失憶症）！ 因為此法案一旦被撤銷，無異於他自斷政治生命。身為內政部長與右派大黨UMP黨魁的Sarkozy，亦無聲援夥伴，沒有對合約事件表態，這是當然，為了2007年的總統之路，他與總理皆是右派可望出線的總統寶座候選人，他好不容易擺脫去年底郊區暴動帶來的聲望危機，現在只要靜靜坐享漁翁之利，別多嘴啊！ 

時至今日，如果一面說著協商傾聽大門以打開的政府當局，依舊是有聽沒有到，那接下來勢必發動大罷工，堅持撤銷這個勞資不平等對待的工作合約，期望長期有保障的工作合約公平適用所有人（un CDI pour tous!）。星期一（20）巴黎人報說，對抗Villepin的法案，工會群體押注在總統身上（Face à Villepin, les syndicats misent sur Chirac）；工會們正向退縮的席哈克呼喊。 

‧當今法國的社會與困境
我正在穿越媒介塑造的法國意像，看見真實的法蘭西：多種族移民問題嚴重、社會福利與相關行政建立在割肉補瘡的法令上。我相信新浪潮導演曾經預言的「法蘭西會走向衰敗」這個事實。其形成的原因甚廣且復雜，我們可以溯及十九世紀後期開始，法國海外殖民地紛紛脫離殖民母國而獨立；近幾年，過去發展較慢的開發中國家，如今在經濟上正快速成長中，例如: 印度、中國、巴西的直線向上發展是主要威脅，讓法蘭西榮景不再。然而，複雜地還有法國自身對於工作時數，一週工時35小時的政策帶來的就業牽連問題。 

一九九八年執政的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勞工部長奧柏利夫人為解決長久以來的失業率問題，以社會共同分享工作的理念提出三十五小時工作方案，將原先的三十九時縮短，造成企業要雇用更多的勞工，來補足工時縮短後的工作量，也就是說，同樣職位的工作有兩個以上的人來分著做、分著不同時段來做。而為了補助企業可能因此增加的成本，政府不僅福利補助企業，還給企業更多彈性安排勞工的管理。社會黨從雇用二十人以上的企業開始推動改革，逐步擴大到所有企業和政府機構。 但是左派擴大就業的創舉，禁不起長期的考驗，人們怠惰的性格動到工時上，反正只要一週累計有工作35小時，我可以一開始密集工作，之後這星期就空出含週末大約四天的假期，我可以悠閒。於是，工作效率不彰，企業競爭力不再，三十五工時越來越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浪漫理念」。 

工時制度、法律保障的帶薪長假、免費醫療以及勞動保護等，安逸的社會制度，讓法國人至今仍難以適應高速的資本發展與全球化帶來的必要改變，因此，對於政府的改革一切抗拒，大多數的法國人早在歐盟憲法爭論時說NON了，於是往後在主事者與大眾之間最後都是政府讓步而告終，結果便是法國社會任何改革都無法進行，問題不斷積累。（星期一（20）巴黎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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